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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上海有各种各样的小
吃：生煎馒头、葱油拌面、桂花糖粥
……但最让我难忘的是小笼包，它有
一种特殊的家乡味道。

记得 4 岁那年，父母带我回上海，
我们去了豫园的南翔馒头店。从小在
德国长大，吃惯了面包、香肠的我一
听要吃馒头，满脸不高兴，吵着要去
吃炸薯条。爸爸一再解释：馒头店就
是小笼包店，上海人把小笼包称为馒
头，那是爸爸、妈妈最爱的味道。可
幼时的我仍然对装在“笼子里”的好
吃的包子半信半疑，好说歹说，我

“被迫”随父母来到了“馒头店”。
这是一座古色古香的二层建筑，

飞檐翘角，雕花楼阁，店铺有一金字
牌匾“南翔馒头店”。一进门，映入眼
帘的是朱红的立柱、朱红的桌椅。排
队的人很多，店堂的服务员捧着热气
腾腾的笼屉不慌不忙地穿梭在店堂中。

一落座，我立即就被那一个个做
工精细、小巧玲珑的小笼包吸引住
了。只见竹笼里的小笼包个个晶莹剔
透，像挺着雪白肚皮的胖娃娃，十分
惹人喜爱。小笼包的皮很薄，像蝉的
翅膀一样，透过半透明的皮，仿佛可

以看到汁液在轻轻晃动，十分诱人。
家乡的小笼包以皮薄、汁鲜、肉

嫩、馅儿丰而著名。据说，每只小笼
包的褶裥要超过 14 个，一两面粉制作
10 只才算正宗。而且它的馅儿也有很
多种，有虾肉的、蟹肉的、鲜肉的
……无论哪一种馅儿，都咸淡适度，
口感极好。

不过，吃小笼包可有一番讲究。
心急的人往往一口吃下去，不但什么
滋味都没有品尝到，还会烫了舌头；
而心性慢的人，只顾得欣赏“佳品”，
包子在等待中变凉了，鲜美的味道也
没了。会吃的人，先拿来一个小碟
子，倒入一些醋和生姜做佐料，用筷
子轻轻地夹起小笼包移入碟中，以免
弄破，再在小笼包侧面咬开一个小
口，轻蘸香醋，慢慢吮吸丰盈的汤
汁。鲜美的汤汁在口中漫溢开来。当
汤汁吸得差不多的时候，最后将整个
包子送入口中。那暖暖的、浓郁的汤
汁和着肉馅立刻在嘴中融化，细细品
味，让人如痴如醉。

已经不记得那天的小笼包是怎么
入肚的。只记得自己吃得狼吞虎咽，
舌头也被烫了好几次，要不是肚子吃
得滚圆，还真舍不得离开。回到德国
后，那包子鲜美的汤汁味儿仍在我的
口中不停地回味。从此，我记住了小
笼包的香味，也记住了让人念念不忘
的家乡味道；从此，召唤我的，不仅
仅是亲情，还有那熟悉的味道。

我爱家乡的小笼包。无论家乡发
生多么大的变化，它那份原汁原味、
自然淳朴的味道始终不变，那就是家
乡的味道。

（寄自德国）
（本文获第十八届世界华人学生作

文大赛一等奖）

家乡的小笼包
田昕元 （16岁）

家乡的小笼包
田昕元 （16岁）

我叫萧泽邦，今年 17 岁，在爱静
阁高中读12年级。

我在中国广州出生长大，8岁时随
父母移民加拿大。父母对我说：“我们
不担心你的英文，我们担心你的中文。
中文是你的母语，不能放弃。”在家里
我们都说中文，有时说广东话，有时说
普通话。一次，我用普通话说：“我的
头很痕。”妈妈听了半天也没弄明白什
么意思，我只好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妈
妈才搞懂我想表达的是“我的头很
痒。”我套用了广东话的“痕”表示

“痒”，闹出了大笑话。中国的方言非常
复杂，好在文字是一样的。但中国字难
写又难记，我不愿意学。妈妈就教我偏
旁、部首和字的结构，形象地比喻说这
些就好比乐高积木，一件一件搭建起来
就组成了一样东西。这样一来，我感觉
写字似乎没那么难了。

为了巩固中文，我报读了教育局的
中文班。由于在中国读过两年书，中文
班的学习内容对我来说易如反掌，于是
妈妈就在家里辅导我，用的是中国人教
版小学语文教材。有一篇课文《钓鱼的
启示》，让我印象深刻，大意是讲一个
小男孩跟着父亲去钓鱼，钓到了一条从
来没有见过的大鲈鱼，可父亲却让他把
鱼放回湖里去，因为当时距离捕捞鲈鱼
的开放时间还差两个小时。这篇文章告
诫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诱惑，我们都
应该坚持原则。

小学时我喜欢看《三国演义》连环
画，囫囵吞枣，似懂非懂，后来认的字
多了，就明白得多一些。初中时，流行

“三国杀”的纸牌游戏，我从中学会了
很多成语，如无中生有、无懈可击、顺
手牵羊、过河拆桥、借刀杀人、五谷丰
登等。

电脑游戏“三国志”让我认识了更
多的汉字，对其中的故事也越来越有兴

趣，便开始读白话文的 《三国志》。
2013 年暑假，我参加了海外华裔青少
年“寻根之旅”夏令营，去大连和北京
参观学习，途中我买了跟三国故事相关
的书籍。通过读这些书，使我的阅读能
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高中我选修了中文学分课程，系统
地学习了语法、修辞和造句，开始尝试
写简短的文章。日积月累，慢慢地可以
用中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了。去
年我写了一篇文章 《在加拿大过端午
节》，刊登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学习中文的道路艰辛而漫长，不积
跬步，无以至千里。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贵在坚持，永不言弃！我从被动学
习到主动学习；从听说到读写，循序渐
进；从欣赏中国文字、文学的美，到感
受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不亦乐乎！

我为自己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
肤感到骄傲和自豪！我有一颗中国心！
将来无论我走到哪里，中文永远是我的
母语，中国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根！

（寄自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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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尔兰教汉语的 3年间，最令我难忘的是 3位“活到老，学
到老”的老学员。

迪克兰年过花甲，经营一家公司，业务繁忙，但他却是都柏林
大学孔子学院晚间课最忠实的粉丝。只要学院开课，迪克兰必定报
名参加，有时候还同时兼报初级和中级两个班。可以说，在我3年
任期的晚间课里，迪克兰从来没有从我的视线里消失过。课堂上，
他是最会做笔记的学生，也是最喜欢提问的学员。老师讲到汉字背
后有趣的故事时，迪克兰会皱着眉头捂着嘴巴，显示出极大的兴
趣，随后便问“十万个为什么”。他还喜欢一口气地问老师一个词
的所有用法，记笔记并且造句。造句时，他总喜欢拿自己的私事为
例，逗得全班哄堂大笑。也因为他的好问，老师常常要等他没有疑
问了才可以继续讲授其它内容。下课时，迪克兰总是最后一个起
身，然后走到老师面前再次确认心中的疑问，并站着记录，最后万
分感激地合上笔记本，满载而归。

课外，迪克兰总出现在大大小小的跟中国文化有关的活动现
场，主动跟在场的中国人招呼交流。他的交流谈不上流利，有时候
甚至很吃力，但他的词汇量可真不少。每到圣诞节，他常会给任课
老师送来一盒精美的巧克力，内附一张贺卡，卡片上的贺词自然是

“手写汉语”。有时候，我也会接到他的电话，迪克兰一个字一个字
地向我问好，每一个字都承载着他对汉语的深厚情感和用心投入。

在爱尔兰像迪克兰这样年长的“汉语迷”并不少见，晚间课学
员阿什丽的汉语学习热情也很高。她上课总是坐在第一排，端端正
正。除了认真做笔记，她对老师的提问每问必答，老师不问她也主
动抢答。阿什丽听力相对较弱，经常要求老师重复刚说过的话。学
员大卫则是一位“深藏不露”的老先生，他不像迪克兰和阿什丽那
么积极活跃，不会轻易抢答老师的提问，但问到他时总能精准回
答。汉语角里，大卫可以就一个话题说上一通。他总带着一本厚厚
的《牛津汉英词典》，还送我一本，以方便我查阅英语。

迪克兰、阿什丽和大卫3名老学员没有去过中国，他们也没有
跟中国做生意，更没有亲戚关系。他们学习汉语纯粹是被汉语这一

“神奇的语言”所吸引，迪克兰曾经惊叹“过去真没想到世界上竟
有这么一种有趣的语言”。被中国汉字和文化折服的爱尔兰学习者
远远不止他们3人，生活中经常会遇见类似的中国文化爱好者。一
次等候公交车，一位老者用英语问我是否是中国人，并说中国的

《诗经》 实在“太伟大”了，自己非常喜欢读背，目前正尝试学习
中文，以更好体会《诗经》优美的意境。还有一次乘坐公交车，邻
座一老先生见我在看英文版 《武则天》，便主动跟我攀谈起“唐
朝”等话题，并告诉我他已经七旬多，家里买了很多中文书，准备
好好学习汉语。在他们身上，我真切体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
的深刻涵义。

（作者系浙江丽水学院外派汉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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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日
前在云南省昆明市落幕。至此，该比赛已经走
过 10 年。在 10 年这个时间点上，历届比赛的
冠军获得者，在中国再度聚首。相比当年参赛
时，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状态都已发生变化，但
对中文的热爱没有变，和中文的缘分没有断。

与汉语结缘的故事

18 岁的苏葵来自英国，4 年前开始学中
文。说到自己学中文的缘起，苏葵说来源于

“挑战自我”。“14岁开始学中文，从年龄上讲
开始比较晚。但我是一个喜欢挑战自我的人，
因为之前从没接触过汉语，就想尝试一下自己
能把这门语言学到什么程度。”在苏葵学习中
文的头两年，完全通过网上资料自学。

当时还是一名中学生的苏葵，因为功课紧
张，学汉语的时间只能“挤出来” 。“利用假
期、平时吃饭的时间以及其他的课余时间来学
习。”如今说得一口流利汉语的苏葵总结自己
的学习秘诀是“学语言最重要的不是花多长时
间，而是能够每天坚持学习，同时也需要有意
和说汉语的人进行交流。”苏葵坦言，学汉语

“很难、很辛苦”。不过当她发现每天都有进
步，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这样会激发你更
努力地去学这门语言。”

参加2009年“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
赛的楚杰士学习汉语的其中一个理由也是“挑
战自我”。“我听到一种说法，汉语很难学，需
要很多年才能学会，就想挑战一下。”楚杰士
说。来自法国的他学习汉语的另一个理由是看
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

中国的快速发展非常“感兴趣”，便想一探究
竟。“当时十几岁的我想了解中国的文化，想
弄清楚为什么中国发展这么快，就开始学汉
语。”

冠军营营员中，也有不少学生从小便开始
接触中文。来自加拿大的白远浩便是其中之
一，他从6岁开始学汉语。“我会看一些中国电
影，并争取参加那些跟中国文化相关的活
动。”白远浩说。

来自柬埔寨的林伟才同样从小就开始学习
汉语。在14岁那年，他爱上了中国书法。一旦
开始练习书法，林伟才常常从下午持续到黄
昏。 2014 年，他的书法作品在炎黄艺术馆展
出。

“汉语桥”播下友谊的种子

冠军营的营员中，在比赛之后大多进入大
学学习，有的选择了跟中文相关的专业，有的
选择了跟中文并无关系的专业，但他们和中文
的故事仍在继续。

苏葵今年入读牛津大学中文系，实现了自
己的梦想——继续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北大
校长居然说我的中文比英文都说得好。”她今
年6月23日的一条微信朋友圈晒出自己参加伦
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示范孔子学院新楼落成典
礼并用中英文做演讲的相关照片。

林伟才现在就读于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
专业是国际关系。因为用英文授课，并没机会
接触中文。“所以我做兼职中文老师，这样可
以继续享受和中文的亲密接触。”

“有一次，我教学生一句话：去旅行之

前，我们家很忙，所以我爸爸请人来照顾花草
……由于声调关系，有的学生把‘请人’读成

‘情人’，闹了笑话。我就借此告诉学生如何区
分声调。”这些当中文老师的教学点滴，在林
伟才看来，分外珍贵。

已经硕士毕业的楚杰士，目前从事的是城
市规划工作。而这份职业也跟当时他参加“汉
语桥”比赛的经历相关。“比赛时，我住在一
个中国家庭里。男主人是一名建筑师，当时我
的理想也是成为一名建筑师。”楚杰士说中文
对自己目前的工作帮助很大。“我在看一本名
为《城记》的书，从中获得了很多不一样的专
业知识。所以，我做的事情还是跟中国有关。”

通过“汉语桥”比赛，这些营员不仅和中
文有了不解之缘，也收获了和其他参赛选手的
友谊。

“参加‘汉语桥’比赛让我开阔了视野，
认识了五湖四海的朋友，还让我实现了留学中
国的梦想。 如果说语言是河流，那么此岸是
友谊，彼岸是合作，学习汉语的我们是桥上的
车，河中的船，穿梭在友谊之间。”参加 2013
年“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的宁静来自
蒙古国，如今她已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一
名大三学生。

国家汉办副主任赵国成说，“汉语桥”首
先是一座个人的内在的桥，参赛学生通过学习
汉语，了解了中国，视野越来越宽广，丰富了
个人的内心世界。同时，“汉语桥”也是一座
外在的桥，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学生通过这座友
谊之桥连接起来。“‘汉语桥’让这些学生和
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将
来在哪里，我们都能感受到这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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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桥”的冠军们：

剪不断的中文缘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图为冠军营成员合影图为冠军营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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